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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作品，以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展示了

阿富汗因战乱而导致的各种社会伦理关系的失序，成功地将读者带进了那个残

酷、绝望、苦难和贫困的世界，表达了其对阿富汗战争伦理、民族伦理、宗教伦理

等社会伦理失序的深刻批判。暴露不是为了发泄，而是为了更好地重塑。有着

高度人文主义情怀、对故国满怀深情的胡塞尼，站在世界主义的高度借助作品

中的叙事，指出了故国阿富汗重建的必由之路：用爱去化解所有的仇恨与邪恶，

用宽容与和谐构建美好的未来。阿富汗的重建与复兴不仅需要阿富汗国内实

现真正的民族、宗教的相互宽恕和融合，也需要流散在外的所有阿富汗游子的

共同努力，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无私帮助。

·４８·



刘靖宇：战乱背景下胡塞尼对社会伦理诸形态的书写与家国重建构想

　　Ｗ．Ｃ．Ｂｏｏｔｈ在强调文本对读者的影响时曾
说：“一旦一个新的文本被公开，我们带着对生

活的事实对文本进行伦理性的阅读时，这一过

程将导致两面性。伦理读者不仅要对文本和作

者负责，而且还要对她或者他阅读的伦理品质

负责。”［１］刘小枫［２］认为，伦理学都有教化作

用，自由的叙事伦理学让人面对生存的疑难，搞

清楚生存悖论的各种要素，展现生命中各种选

择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让人自己从中

摸索伦理选择的根据，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

力量就在于，一个人进入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

间，他（她）的生活可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Ｂｏｏｔｈ和刘小枫从文本对读者的影响方面对读
者提出的要求，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指明了路

径，即文学伦理批评既要对文本和作者负责，也

要进入文本当时的时空，分析其造成各种伦理

症结的历史与社会因素。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

德·胡塞尼的三部作品《灿烂千阳》《群山回

唱》《追风筝的人》全部是以故国阿富汗为背

景，时间跨越了阿富汗最为苦难的６０年。他深
切感受到了他曾经生活过的故国充满了血泪，

每一个布满灰尘的面孔背后都有一个悲惨的灵

魂，他所经历与目睹的一切促使他“以正义和

公平的原则负责任地描写阿富汗”，“将背后的

灵魂悸动展示给世人”［３］。胡塞尼的作品记录

了阿富汗３０年来的揪心历史，同时也蕴藏着丰
富的伦理内涵，把读者带进了那个残酷、绝望、

苦难和贫困的世界。目前国内对这三部作品的

伦理阐释，主要集中在个体叙事与家庭伦理层

面。笔者认为，胡塞尼的作品尽管采用了自由

伦理的个体叙事方法，但其目的并非仅局限于

对家庭关系的书写，而是通过个体叙事来全方

位地展示失序的战争伦理、偏狭的民族伦理、极

端的宗教伦理等对阿富汗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

大伤害，同时在书写与反思这些失序的伦理关

系基础上，表达了其对故国阿富汗民族和家国

重建的构想。

　　一、胡塞尼对失序的战争伦理的书

写与批判

　　文学伦理批评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从伦理
的立场简单地对文学作品做出好或坏的价值判

断，而且在于通过伦理上的解释去发现文学客

观存在的伦理价值，寻找文学作品描写的生活

事实的真相。［４］众所周知，战时往往“法律无

言”，因为战时生命悬于一线，为了维护自己的

生命和共同体，人们有时不得不违背法律与道

德的种种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可以超越

一切限制，利用一切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战争的权利、性质、根源与责任而言，它必须

受到伦理的约束。［５］但历经几十年战乱的阿富

汗完全失去了伦理的约束，造成了阿富汗国家

和人民的血泪苦难。胡塞尼在其三部作品中，

通过对逃亡者、留守者、经历者和见证者的叙

述，从多个视角将阿富汗因战火而改变的面容

以及人民所遭受的战争创伤，全面真实地还原

在读者的眼前，对战争发起者的虚伪与残忍进

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从战争伦理来看，当今国际社会比较认可

的正义战争包括开战正义、交战正义和战后正

义。１９０７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第２５条规
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攻击或者炮击不设防的

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第２７条规定，“在
包围和轰炸中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保

全专用于宗教、艺术、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建筑

物、历史纪念馆、医院和病者、伤者的集中场

所”［６］。这些规定是对战争伦理的基本要求，

然而在胡塞尼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发生在那里的

战乱没有哪一方受到战争伦理的约束。战乱中

的阿富汗一切都是残暴的、失序的，没有任何人

性，而且没有任何一方来为此承担责任。学校、

医院、居民区等都成为炮火袭击的对象，甚至连

有千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也难逃劫难。在《追

风筝的人》中，胡塞尼通过外视角借助留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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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辛汗与纳比的叙述，描述了阿富汗战乱的血

腥与残忍：“那些冷枪、地雷、空袭，火箭弹，劫

掠，强奸与杀戮。噢，够了！”［７］１２１当阿米尔随司

机法里德返回阿富汗拯救哈桑的儿子索拉博

时，胡塞尼又通过外视角让他目睹了战争给阿

富汗带来的毁灭，进一步确认了拉辛汗等不确

定叙述者的叙述。“我敢肯定，绝对肯定，他一

定开错路了……废墟和乞丐，触目皆是这种景

象。”［７］２３６儿时记忆中的喀布尔变成了一片废

墟，繁闹的集市失去了踪迹，映入眼帘的只有饥

饿、肮脏的乞丐。当他面对塔利班政府的军队

与办事人员时，他也深刻认识到了塔利班这个

极端组织是如何把人变成了嗜血成性的恶魔。

在《灿烂千阳》中，胡塞尼以内视角直接通过主

人公莱拉的生活毁灭来揭示阿富汗战乱的无序

与残忍。从第２部分开始，读者可以看到到处
充斥着军阀混战与塔利班的残暴的阿富汗，哭

喊声、枪炮声、挣扎着从废墟中爬起的人们，在

废墟中挖掘亲人的人们，这一幕幕不是偶然现

象而是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在莱拉一家准

备逃离喀布尔的前一天晚上，导弹终于摧毁了

她的家，夺走了她父母双亲，她在废墟里被拉希

德和玛丽雅姆救出，从此陷入了家暴和极端主

义的魔窟。

战争一方面给贫民的生活与社会秩序带来

了残酷的破坏，另一方面也把人类内心深处的

恶劣品性充分地暴露出来。阿富汗各种派别的

战士端着冲锋枪“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见到喜

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他们把大部分侮辱和狂

热都留给了那些年轻的尤其是穷苦的女人

了”［８］１２。同时在那些军阀们的眼里，他们进行

圣战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民族的独立、社会的

公正与民众的安享太平，只是为了获得特权，这

种特权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在《群山回唱》里，

那个以“民族英雄”自居的军阀，在大街上看中

了民女，第二天就带着士兵将其强行抢走。他

还抢占民田民宅，以行贿的方式让法院的法官

烧毁原所属居民的地契，并用黑社会手段“处

理掉了”上诉的原居民。欲壑难填，为了攫取

更多的财富，他在赫尔曼地区种植大片罂粟，以

毒品麻醉、摧毁同胞原已剩下不多的良知和健

康的躯体。这些“民族英雄”为了自己的私欲，

以荣誉和正义为幌子鼓动民众参加“圣战”，用

无秩序无约束的方式放纵士兵的行为，这正是

阿富汗战乱与民族悲剧的根源。他们在战乱中

获得了特权，攫取了大量带血的不义之财，又通

过施舍的手段来伪装他们的贪婪，妄想取得真

主的宽恕。在他们眼里，战争没有正义原则，他

们更没有正义之心。他们不仅丧失了应有的民

族精神、国家意识，也丧失了最起码的个人伦理

道德。但是正义是永恒的，不会为战争的迷茫

而模糊。那个所谓的“民族英雄”内心极度虚

弱，出门身边不离保镖，家里豢养着打手，禁止

儿子看电视新闻和上网，甚至不允许家里有报

纸，试图用一切手段来隐瞒、来伪装，但是儿子

最终还是了解了真相，并打算从这个魔鬼般的

父亲身边逃离。在这里，胡塞尼对战乱的始作

俑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无声的鞭挞，表达了

对这场失序的罪恶战争的批判，展示了他对故

国家园的深切情怀。

　　二、胡塞尼对偏狭的民族伦理和极

端的宗教伦理的书写与批判

　　民族关系是否融洽，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
和国家的兴衰。融洽的民族关系不仅依靠国家

强有力的领导和民族政策给予有效协调，也需要

强势民族与弱势民族之间互相遵守潜在的或者

约定的族群伦理关系。民族关系往往与民族的

宗教信仰紧密相连，紧张的宗教关系势必导致紧

张的族群关系。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

绝大多数民众信仰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内部由

于对原教义的理解不同又产生了多种教派。而

且相对于其他宗教而言，伊斯兰教教义本身就颇

为偏激，这就使得阿富汗国内的民族矛盾一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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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极为紧张。胡塞尼在其作品中对这种紧张

的宗教、民族矛盾进行了多角度的书写。

１．对偏狭的民族伦理的书写与批判
族际伦理关系是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

地方性文化相遇时，调整以交往和认同为核心

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民族之间关系的伦理原

则、道德规范和行为规则”［９］。阿富汗是一个

内陆国家，种族构成极为复杂，在封闭的地域内

互相混合形成的种族、部落和家族构成了阿富

汗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抽象

和遥远的概念。阿富汗的另一个特点是很多民

族都跨国界，像普什图、塔吉克、乌兹别克、蒙古

等民族都在邻国有自己的同民族人口，这就进

一步弱化了阿富汗民众的国家认同感，而且在

历史上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欺压与迫害一直

没有间断，因此国内的民族对立与冲突相当严

重。民族伦理的原则、规范和行为规则，首先强

调的是以国家的认同为核心，而后要求民族间

和平共处、相互包容，即族群之间首先要承认差

异，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认同，也就是说要异中

求同，同中存异，再把这种异同统一于国家这个

共同体之中。其次，在同中有异、异中求同的基

础上，要求族群之间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宗教

与习俗，这是族际伦理的关键。如果用强势民

族的文化、宗教、习俗去统治、压迫弱势民族的

文化、宗教、习俗，甚至取而代之，势必造成民族

间的文化冲突与仇恨，甚至会直接导致民族之

间的战争。其三，对于族际伦理的遵守不仅要靠

民族自觉，还要靠民族精英们的伦理意识与民族

意识的统一，更需要各民族伦理的主体———国家

政权———的有效协调与管理。［９］由于阿富汗特殊

的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作为伦理主体的国家

政权一直更迭不断，这就使得阿富汗国内民族矛

盾始终非常紧张，民族间的压迫与反压迫和统治

与反统治的斗争一直存在。作为从小深受阿富

汗文化熏陶、血液里流淌着阿富汗文化的胡塞

尼，对这一切不可能视而不见。

在《追风筝的人》中，胡塞尼通过对哈桑悲

剧命运的叙述，深刻揭示了民族间伦理关系的

荒芜对民众的伤害，表达了其对民族歧视的愤

怒与批判。由于普什图民族长期在政治、经济、

宗教和军事上占统治地位，在他们眼里，他们就

是高贵民族，就是社会的上层，而哈扎克族等其

他民族就是低等民族，其民众当然也就属于下

等人。阿瑟夫就是这种普什图民族主义的代言

人。在他的眼里，普什图人才是纯种的阿富汗

人，其他民族则是异族。他对作为哈扎克人的

哈桑极度蔑视与敌视，欲灭之而后快。在他看

来，“阿富汗是普什图人的地盘，过去一直是，

将来也永远是。我们是真正的阿富汗，纯种的

阿富汗人，这个塌鼻子不是。他们这种人污染

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他们弄脏了我们的

血脉”。他还宣称，“我要恳求总统完成从前国

王没做的事情，派军队清除这些垃圾，这些肮脏

的哈扎克人”［７］４。阿米尔对哈桑的背叛不仅在

于他对父爱的追寻，也在于民族歧视思想的存

在。尽管哈桑对阿米尔无限忠诚，但是阿米尔

从来没有把他当成朋友，在阿米尔眼里哈桑只

是个“哈扎拉文盲”，“一辈子只配在厨房里打

杂”［７］３６，是任他宰割的羔羊。长时间的欺压与

歧视已经使哈扎克民族处于失语状态，他们已

经习惯了忍受与被欺凌，而不知去反抗、去改变

自己的命运。面对阿瑟夫的暴力与侮辱，哈桑

还是一口一个的“少爷”相称，面对阿米尔的背

叛与栽赃陷害，哈桑选择了毫无怨言的忍受。

在阿米尔随父亲逃亡到美国后，哈桑又返回喀

布尔替他们照看家院，最终被塔利班武装人员

枪杀。出身哈扎克民族的哈桑，在这种民族歧

视的语境下，其悲剧命运无法避免，他是整个阿

富汗哈扎克人的缩影，这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

民族的悲剧，更是国家的悲剧。而这一切均源

自作为最大群体的普什图人没有遵守相应的族

际伦理，没有在异中求同、存同，而作为民族共

同体的国家更没有承担起协调各民族关系、使

·７８·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６月　第２０卷第３期

其相互包容、接纳、和平相处的伦理责任。

２．对极端的宗教伦理的书写与批判
复杂、紧张的族群关系使其原本复杂的宗

教问题雪上加霜。塔利班上台后所推行的极端

宗教主义，对民众与社会文化更是造成了毁灭

性打击。阿富汗官方正式认可的宗教是伊斯兰

教，而伊斯兰教的教义经典是《古兰经》和后期

经过纳·阿·曼苏尔注释与补充的《圣训》。

这两部经典所包含的内容几乎涉及到穆斯林生

活的各个方面。就其宗教教义而言，《古兰经》

与《圣训》在其基本面上是比较温和的。在政

治上，它们主张君的理念性与主的神圣性的统

一，即哈里发是主的代言人；在政治事务中，它

们主张通过公议和协商来解决争端；在社会生

活方面，它们主张人道主义的“真、善、美、利”

的和谐统一，倡导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怜爱、互助

互爱。［９］与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在其与当地民

族结合的过程中会受到当地风俗与其他社会因

素的影响，从而发生分裂，出现了不同的教派，

这些教派对基本教义的理解各不相同，这就出

现了在宗教仪式和行为规范上的偏差。处于统

治地位的普什图族信仰的是逊尼派，他们自称

是正统的伊斯兰教派，而哈扎克族则信仰的是

什叶派。这种宗教信仰的差别势必对民众的政

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尽管《古兰经》

也明确规定人们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不同宗教

信仰的人应相互尊重，以友善和仁慈为原则友

好相处［１０］３０－３６，但教规、教义、仪式方面的分歧

使逊尼派与什叶派长期尖锐对立，而且民族歧

视加剧了宗教信仰差异所带来的歧视。在《追

风筝的人》中，阿米尔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有

关普什图与哈扎克民族关系的书籍，书中记录

了普什图人对哈扎克人的欺压。当阿米尔上课

把这本书拿给老师看时，“他翻了几页，嗤之以

鼻地把书还给我。……提到什叶派这个词的时

候，他皱了皱鼻子，仿佛那是某种疾病”［７］９－２０。

老师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对哈扎克族充满了唾弃

与蔑视倾向。教师是智者的象征，也是公平与

正义的象征，担负着传承文化、引导学生拓展文

化视野、帮助学生培养容纳差异胸怀的责任。

但该老师的言论表明，普什图民族和宗教优劣

论思想在每一个普什图人的内心已经根深蒂

固。而这种文化与思想的代代相传只能进一步

恶化民族关系，正如阿米尔后来的自我安慰一

样，“历史不会轻易改变，宗教也是。逊尼派、

什叶派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７］２５。这种偏狭

的宗教伦理思想犹如沉重的锁链，紧紧束缚着

像哈扎克这样的少数民族，在这样的历史与社

会语境中哈桑们的悲剧已经提前预定了。

塔利班崛起后，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对《古兰经》中的极端教义进一步强化。

《古兰经》对已婚夫妇与他人的通奸行为制定

了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甚至可处死刑。“淫

妇和奸夫，应各打一百鞭。如果你们信仰安拉

和后世，就不要因同情而妨碍对其执行安拉之

法，要让一部分信士见证其受刑。”［１１］阿米尔的

父亲虽并非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但他仍然逃脱

不了教规的束缚。他与哈桑的母亲莎芭娜通奸

后生下哈桑，但是在如此严苛的教规下，他们没

有勇气面对这种宗教的禁忌，因此在哈桑出生

后不久其母亲莎芭娜便选择了逃离，而其父亲

为了普什图男人的荣誉，为了逃避违反这种宗

教禁忌的惩罚，只能选择牺牲哈桑来保全自己。

《灿烂千阳》中扎里勒与佣人娜娜私通生下玛

丽雅姆后被迫把她送到乡下的泥屋，这不仅是

自私和缺乏责任感的表现，也表明了他对违背

宗教禁忌的恐惧。这两位父亲以牺牲私生子来

保全自己而导致孩子的悲剧，也表明了伊斯兰

文化中隐匿的道德困境。塔利班当权后，不仅

对宗教仪式做了极为详细的规定，还规定男人

必须留长须，女人必须戴布卡，禁止一切娱乐活

动，禁止女性接受教育和从事任何工作，禁止女

性在没有男人陪伴的情况下独自外出，一旦违

背了如上禁忌都将遭受严厉的毒打。另外，还

·８８·



刘靖宇：战乱背景下胡塞尼对社会伦理诸形态的书写与家国重建构想

对非穆斯林规定了更加严苛的刑罚，“如果你

们被人发现正在拉拢一个穆斯林改信你的宗

教，你们将会被处决”［１２］２８３。《追风筝的人》中

阿米尔在体育馆就亲眼目睹了一对通奸男女被

塔利班用石头砸死。《灿烂千阳》中莱拉带领

阿兹莎与玛丽雅姆逃跑时遭遇塔利班，差点被

处决，就是塔利班时期宗教极端化的真实反映。

胡塞尼以其独到的眼光洞察了特殊历史文化语

境中的阿富汗民众的苦难，并用负责任的态度

书写了现实，暴露了阿富汗现实中的民族矛盾、

种族歧视和宗教极端教义对民众的道德束缚与

禁锢，表现了作者对阿富汗传统中极端固陋的

厌恶与批判，以及对民族矛盾和种族歧视的关

注与反思。

　　三、胡塞尼对家国重建的构想

余华在《活着》自序中曾说：“作家的使命

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

示高尚。”［１３］胡塞尼的书写正是如此，其控诉与

揭露不是为了发泄，而是为了展示人类精神中

的高尚的东西，是为了表达他对故国阿富汗重

建的构想。

１．用爱去化解所有的仇恨与邪恶，用宽容
与和谐构建美好的未来

爱是博大的，它无处不在；爱也是全能的，

它可以化解各种仇恨与绝望。在《追风筝的

人》中，索拉博是哈桑的儿子，也是阿米尔的亲

侄儿；是哈扎克人的小孩，也是普什图人的孙

子。阿米尔以舍弃一切的精神在索拉博的帮助

下战胜了塔利班分子阿瑟夫，这象征着两种民

族融合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种族精神力量。阿米

尔历尽艰难把自杀的索拉博从死神手里夺回

来，又费尽周折把他带回美国并完成所有的收

养手续，在他与妻子索拉雅无微不至的关怀下，

索拉博最终从自闭症中康复，这也是亲情慰藉

和民族融合释放出的强大力量。笔者认为，索

拉博实际上是阿富汗的隐喻，当索拉博被收养

后他也因此获得多种混杂糅合的身份，他既是

哈扎克人也是普什图人，既是阿富汗人也是美

国人，这就使得他具有了多民族多国籍的世界

公民身份。在胡塞尼看来，病入膏盲的故国阿

富汗要想康复，必须实现真正的民族融合并融

入到世界主义的大潮中。

在民族歧视、性别歧视与宗教歧视的三重

压迫下，苦难深重的阿富汗女性呈集体失语状

态，她们不敢反抗更不知如何抗争。《灿烂千

阳》中的莱拉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有思想、

有理想，也深爱祖国阿富汗，她是阿富汗新女性

的代表，也是阿富汗的希望。在被迫嫁给拉希

德后，莱拉开始与玛利亚姆不睦，后来在她的努

力与宽容下，与玛利亚姆冰释前嫌。随后在她

的策划与带领下，她们开始一次次地逃离恶魔

般的拉希德，以及魔窟般的家庭与阿富汗。但

是她们的逃离一次次失败，表明阿富汗女性的

力量在那个特殊语境中是脆弱的，很难实现自

我解救。莱拉幼时爱人塔里克的出现给了她强

大的精神支撑，她又一次策划带领孩子逃离喀

布尔去追寻塔里克，但是不幸泄密，拉希德欲置

莱拉于死地，玛利亚姆最终做出了一生中决定

自己命运的事情，拿起铁锹劈死了拉希德，从死

神那里拉回了莱拉，成功地帮助莱拉实现了逃

离，而她独自承担了杀夫的罪名，无怨无悔地走

上刑场，成为了一个付出过爱也得到过爱的女

人。在那个特殊历史语境下，玛丽亚姆与莱拉

的融合，象征着阿富汗善良、隐忍的女性自发地

团结与融合，她们演绎出的大爱无疆的温情，也

为阿富汗女性指明了一条出路。但是，这不是

这部小说的全部，小说结尾的时候，莱拉与塔里

克在巴基斯坦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难能可

贵的是塔里克视拉希德与莱拉的儿子察尔迈伊

为己出，而正是这个小孩向父亲出卖了莱拉与

塔里克的约会，以及莱拉与玛利亚姆的逃跑计

划，由此才导致了玛利亚姆后来的悲剧。这看

似淡淡的不经意的叙述，却蕴藏着胡塞尼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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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寄托与人文诉求———用爱去化解所有的仇恨

与邪恶，用宽容与和谐构建美好的未来。在巴

基斯坦生活一年多后，故国之情难舍，幼时父亲

的教导时时在莱拉耳边回响，“我还知道等到

这场战争结束了，阿富汗需要你”［１２］９２。“阿富

汗需要你”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阿富汗知识分

子对下一代的希望寄托，苦难的阿富汗需要她

的子女为了拯救她而付出。因此，当战事稍微

平静、莱拉身体也逐渐康复、察尔迈伊也与塔里

克建立了父子情感后，莱拉决定放弃他在异国

他乡的幸福生活，她要回国。在塔里克的支持

下，他们回到了当初收养他们女儿的察曼孤儿

院，夫妻俩共同努力重建了孤儿院，莱拉当教

师，用知识与爱去感化与教导那些失去亲人的

孤儿们。

２．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的融合和宽容
是阿富汗走向和谐的必由之路

如上所述，偏狭的宗教伦理与复杂的民族

关系是阿富汗陷入混乱和苦难的基本根源。胡

塞尼不仅感受到了阿富汗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也在其作品中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灿烂

千阳》［１２］４１８中的莱拉曾在教室里张贴阿富汗著

名诗人哈菲茨的诗句———

约瑟将会重返迦南，请别悲哀

棚屋将会回到玫瑰园，请别悲哀

如果洪水即将来临，吞没所有的生命

诺亚方舟是你们心中风暴中心的指引，请

别悲哀

“诺亚方舟”是《圣经》和《古兰经》中均有

记载的故事。《圣经·创世纪》记载，造物主耶

和华看到地上充满败坏和邪恶行为后计划用洪

水消灭人间的罪恶。但他发现诺亚是他的忠实

信徒，就指示诺亚建造一艘方舟，在洪水来临时

把他的妻儿以及世间生物雌雄各一对带上方

舟。在洪水消退后，诺亚一家人及各类生物回

归陆地，开始了人类和所有生物物种新的繁衍

与生存。［１４］《古兰经》与《圣经》的记载大同小

异：真主看到人间的罪恶以及对他的不尊，就打

算毁灭人类重造生灵，而真主也看到了他的忠

实信徒努哈是如何努力把民众引回到崇拜真主

的道路上，并告诫他们要戒除各种恶习。当真

主打算用洪水洗涤人间罪恶的时候，同样指示

努哈建了方舟，在洪水来临时努哈和他的追随

者们上了船并在船上安然度过了５个月，那些
不信教的都被打碎、毁灭，包括努哈的子孙。

“约瑟回返迦南”也是《圣经·创世纪》的故事。

约瑟是雅各和拉结的儿子，他从小就敬畏上帝，

然而他的哥哥们对上帝却不敬虔，什么坏事都

做，连信仰异教的人对他们的恶行都不屑一谈。

约瑟不得不把哥哥们的恶行告诉父亲并因此得

罪了他们，后者设计把约瑟卖到了信仰异教的

埃及。约瑟在埃及经历了十三年的痛苦熬炼，

最后成为统治埃及的宰相。随后，迦南地区爆

发饥荒，雅各听说埃及有粮食就派那些曾陷害

过约瑟的哥哥们去购粮，尽管约瑟很愤恨他们

的所作所为，但是故地之情与兄弟父子亲情使

他放弃了报复，他卖粮给他们并把他们带来的

银子偷偷塞在他们行李里，从而拯救了迦南人。

雅各死后，约瑟回到迦南参加父亲的丧事，并宽

恕了恐惧不安的哥哥们。

胡塞尼在《灿烂千阳》中引用哈菲慈的诗

句，借用“诺亚方舟”和“约瑟重返迦南”的故

事，不仅表达了宽恕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解

与和解之后的美好未来，寄托了他对阿富汗的

美好祝愿，还从深层意义上将“诺亚方舟”这个

故事看作在两种不同宗教信仰与文化中的复叙

事，从而使“诺亚方舟”在《圣经》与《古兰经》中

都占据重要位置。胡塞尼在此借用这个故事表

达的是他对阿富汗重建的寄托，即阿富汗的重

建首先要实现宗教上的相互尊重与融合。“约

瑟重返迦南”寓意更加深刻，那时的埃及与迦

南不仅分属不同的种族，宗教信仰也各不相同，

·０９·



刘靖宇：战乱背景下胡塞尼对社会伦理诸形态的书写与家国重建构想

约瑟是在家国变乱中被卖，然后经过炼狱般的

重塑，约瑟回到迦南送别父亲，是为了寻根也是

在确认自己的身份。约瑟出于骨肉亲情宽恕了

哥哥们，实现了家庭亲情的融合，但是约瑟还是

那时埃及的宰相，代表着埃及这个种族。因此，

在胡塞尼看来，只有实现民族、种族的互助、宽

恕与融合，才能构建安定和平的社会，这也是他

对故国种族矛盾导致国家混乱的思考。

３．国际社会的帮助是阿富汗重建与复兴的
重要推手

封闭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民族和宗教关系，

不仅是阿富汗内乱不断的根源，也使其成为各

种国际势力利用的工具，再加上境外同族力量

的介入，使本来复杂、紧张的阿富汗国内的族群

关系进一步恶化。因此，解决阿富汗问题仅靠

自身的力量与努力是不够的，具有国际视野的

胡塞尼，从当今时代的高度为阿富汗的重建与

复兴提出了更为现实而全面的解决思路。

《群山回唱》中的希腊外科医生马科斯一

直为评论者所忽略。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为

苦难的阿富汗人民默默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因

为机缘巧合，他租住了帕丽养父母的住宅，与帕

丽的舅舅纳比结成了跨越国域、民族、宗教的忘

年交。正是由于马科斯的不懈努力，帕丽才知

道了自己的身世，也是在马科斯的帮助下，帕丽

才找到了曾经流亡到巴基斯坦而后又逃亡到美

国的哥哥阿卜杜拉，实现了身份与亲情的确证。

胡塞尼把这样的人物引入叙事中，除基于情节

的需要外，还有更深的意图。有一段看似与主

题毫无关联也是诸多评论者认为是《群山回

唱》故事情节松散的证据的叙事，恰恰隐射了

胡塞尼的深刻用心。马科斯在希腊的幼时好友

萨莉亚，小时候因为意外被狗咬掉了半张脸，她

的一生都是在别人的躲闪与厌恶中度过的，开

始她还戴上面纱后来就干脆去掉面纱以一张丑

陋的脸面世。马科斯多次劝萨莉亚由他亲自给

她做整形手术，但都被萨莉亚决绝地拒绝了。

在阿富汗工作近十年，见证了那么多被毁了的

面孔，马科斯对此事进行了反思，也终于理解了

萨莉亚的选择，“狗只需几分钟，就能给萨莉亚

一张脸，她却要花费终身，来把这张脸塑造成新

的身份”［８］３４７。胡塞尼在这里表面上讨论的是

关于毁伤的脸，而实际上是在讨论苦难的故国

阿富汗。故国家园正如那张曾经因为意外被狗

啃过的脸一样已经丑陋不堪，充满着战乱、贫困

与暴政，但是那里也曾有希望、有温情，是一种

真实的存在，我们不必去刻意粉饰，只有实实在

在地展示才能让世界认知阿富汗并逐渐接受阿

富汗。《群山回唱》还有一个也被评论者忽略

的叙述：阿富汗女孩罗诗因为家族内乱，伯父用

斧头劈死了她的全部家人，罗诗侥幸逃生但头

颅被却利斧削去了一半。在医院，罗诗命悬一

线，毫无经济来源来进行下一步的整颅手术。

与马科斯一样来阿富汗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荷

兰女护士阿拉姆，不仅一直陪伴着、保护着罗

诗，不让那些无聊好奇的“观光者”像参观动物

园一样来观赏罗诗的苦难与苦痛，而且还想尽

一切办法与当地的军阀、政客周旋，为罗诗争取

手术费用，“我要为她战斗。阿拉姆说。她连

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不罢休”［８］１６５。正在阿拉

姆为罗诗殚精竭虑而陷入困境时，帕丽养父母

原来的邻居巴希里的儿子伊德里斯与侄儿铁木

耳从美国回到阿富汗。他们正如《追风筝的

人》里的阿米尔回到故国一样，本以为他们与

阿富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能感受到故国

的苦难，然而在故国，人们对他们除了卑劣的崇

敬就是冷眼相看甚至冷言相对，完全没有把他

们看成阿富汗人，哪怕是与阿富汗有联系的美

国人。“故事由人家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

放进去。”［８］１４８这不仅使他们感到恼火与无助，

也使他们感觉到对阿富汗的愧疚，更促使他们

有了更多的反思：在美国，他们这些逃离者得到

了太多，而祖国的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

必须为血脉相连的故国人民、故国的重建尽力。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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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诗后来在铁木尔与阿拉姆的共同努力下，最

终到达了美国并顺利完成了手术而得以康复，

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期待更多的人关注苦

难的阿富汗。回到美国后，阿米尔与妻子一起

倾其所有并利用一切关系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儿

童医院，莱拉与塔里克重建儿童福利院，伊德里

斯与铁木尔对罗诗慷慨相助。这样的结局，胡

塞尼的用意不言自明：阿富汗的重建与复兴不

单是某一个阿富汗人的事情，也不单是阿富汗

民族本身的事情，不仅需要阿富汗国内人民的

努力，也离不开外界力量的帮助。正如帕丽的

回归离不开马科斯的帮助一样，他同样需要阿

米尔、莱拉、铁木尔这些流散在外的所有阿富汗

游子的努力，也需要像马科斯、阿拉姆这样具有

国际主义精神的人们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国际

社会的关注与无私帮助。

　　四、结语

“好的作家，一定是一个有着赤子情怀的

灵魂叙事者。”［１５］胡塞尼自２００３年凭借处女作
《追风筝的人》横空出世以来，其作品连续多年

处于亚马孙畅销书前列，其魅力固然有其阿富

汗主体与悲情叙事的原因在内，但是其作品中

丰富的伦理内涵与高度的人文主义情怀、对故

国的一往情深，更增加了其作品的厚重与深度。

幼时生活在阿富汗，少年随父去欧洲，随后因祖

国战乱被迫随家人移民美国并在美国接受了高

中、大学教育，这种流亡经历使胡塞尼具有了

东、西文化的视野，进而也具有了国际主义的胸

怀。几十年战乱已经使阿富汗千疮百孔，胡塞

尼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在其作品中从战争伦

理、族际关系伦理、宗教伦理多维度地进行展

示，从而揭示了阿富汗苦难的根源。国际主义

的视野与高度的爱国情怀也促使胡塞尼能深刻

地思考阿富汗重建的方式与途径。在当今复杂

的国际局势下，深入研究胡塞尼的作品，可以让

民众与当权者审慎地思考如何处理国内乃至国

与国之间的民族与宗教问题，这应该是胡塞尼

作品的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１］　ＢＯＯＴＨＷＣ．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ｗｅｋｅｅｐ：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Ｍ］．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

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２２７．

［２］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Ｍ］．北京：华夏出版社，

２０１２：７．

［３］　金蓓蕾，石剑凯．《群山回唱》的作者胡塞尼：我

不是阿富汗的代言人［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５－

１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３］．ｈｔｔｐ／／ｃｕｌ．ｑｑ．ｃｏｍ／ａ／

３０１３０５２７／００８９２９．

［４］　聂珍钊．文学伦理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Ｊ］．

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０（１）：１２．

［５］　何怀宏．对战争的伦理约束［Ｊ］．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２）：５．

［６］　王铁崖，朱荔荪，田如萱，等．战争法文献集

［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４０．

［７］　胡塞尼．追风筝的人［Ｍ］．李继宏，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８］　胡塞尼．群山回唱［Ｍ］．康慨，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９］　蒋颖荣．族际伦理：民族关系研究的伦理学视

野［Ｊ］．思想战线，２０１０（３）：２５．

［１０］曼苏尔．圣训经［Ｍ］．陈克礼，译．北京：北京出

版社，１９９８．

［１１］古兰经［Ｍ］．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１２１．

［１２］胡塞尼．灿烂千阳［Ｍ］．李继宏，译．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３］余华．活着［Ｍ］．北京：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７：３．

［１４］王人敏．圣经故事（上）［Ｍ］．北京：中国文史出

版社．２００２：３６－４２．

［１５］谢有顺．小说叙事的伦理问题［Ｊ］．小说评论，

２０１２（５）：２４．

·２９·


